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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深 戳 进 他 大 腿 里 的 ，不是
竹签，也 不 是 铁 钉 。这 是 两 根 有
成年 人 小拇指 那 么 粗 的 钢 筋 ，钢
筋的 尖 上，有 例 钩，扎进 去 拔 不
出来 。

我们不 能 责 备 敌人 的 魔 鬼
心肠 。战 争 嘛，怎 么 残 酷 怎 么
来。这 种 钢 筋 ，从钢 铁厂 出 来 ，
原本 是 去 支 撑 高 楼 大厦 的 。敌 人
把它 截 成 一 尺多 长 ，打 磨 成 锋 利
的尖 ，倒 着 的 钩，装 在 木 板上 ，
埋在防 步 壕 里 。

如果 这 道 防 步 壕 在 越 南 的 国
境以 内 ，那 这 些 带 倒 钩 的 钢 筋 ，
是可爱 的 ，是 守 卫 疆 土 的 忠实士
兵；但是 ，越 南人 把 它 埋 在 中 华
人民共和 国 的 国 土上 ，这 些 锈迹
斑斑 的 家 伙 ，每一根 都 是 丑 恶
的，丑 恶 得 如 同 它 们 主 人 的 嘴 脸
一样 ！

一九 八 四 年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早
晨，为 了 收 复 我 国 神 圣 的 领 上 ，
吴东 海 利用 敌人 机 枪 扫 射 的 间
隙，一点 一点 地 朝 前 爬 行 。乱
石、草 丛 ，他 看见前 边有 一条 楞
坎，突然跃起身 子 ，子弹还 没来
得及 射 中 他 ，他 便滚 了 下 去 。

这是一道 宽 三 米 、深 四 米 的
防步兵 壕 。他带着 尘土 ，带 着疾
风，从 四 米高 的 塄 坎上 滚 了 下
来……他 尖 叫 了 一声 ，是 那种男
子汉 低 沉 的 尖 叫 声 ，一种 让 心脏
都猛 然 收 缩 的 巨 疼 ，一种 在 刹 时
便冷 汗 淋 淋 的 巨 疼 ，他 昏 去 了 。
几秒 钟 之 后 ，他 醒 了 过 来 ，他 知
道他 碰 上 了 什么东 西 。他 咬 着
牙，一骨 碌 从地 上 爬 起 来 ，左 边
大腿 上 从 腐 朽 的 木 板 上带 出 了 两
根钢 筋 ！扎 进 去 那 么 深 ，二十 一
岁的 小 伙 子 ，大 腿有 多 么 粗 ，那
东西就 扎进 去有 多么深 ，有 一根
已经 刺通 了 。

这是 什 么 时 候 ？我 军 强 人 的
炮火 急袭 刚 停 ，惊 魂 未 定 的 越 军
从各个角 落 里 纷 纷 钻 了 出 来 ，凭
借着 苦 心 经 营 的 工 事 ，居 高 临
下，拼 命 地用 各 种 武 器 阻挡 着-我
冲击 部 队 。吴 东 海 是 冲 在 最 前 面
的几个 战 士 之 一 。他 已 经 到 了 敌
前沿 ，他 的 一支 冲 锋 枪 就 可 以 建
立起一个 强 大 的 火 力 点 ，只 要 冲
锋枪 一响 ，把 敌 火 力 吸 过 来 ，冲
击部 队 该 要 减 少 多 少 伤 亡 ！

他心 急 如 焚 ，咬 紧 牙 关 伸 手
去拔 。不 是 垂直 方 向 ，如 何 能 拔
掉这 两 根 深 深 扎进 血 肉 之 中 的 钢
钎？颜色 铁 青 的 脸 上 ，立 刻 滚 下
黄豆大 小 的 汗 珠 。正 在 这 时 ，七
班战 士邓 成 发 也 冲 进 壕 里 了 。吴
东海一扭 身 子 ，对 邓成 发 说 ：

“ 快 ！快 把 这 东 西 给 我拔 下
来！”

邓成 发 吓 了 一跳 ，九 班 副 的
大腿上 ，怎 么 长 出 了 两 恨 钢 钎 ？
但他立 刻 就 明 白 了 。他大 背 了 冲
锋枪 ，伸 出 了 手 ，手 抖 了 起来 。

战场 上 的 战 士 ，对敌人 ，敢
于把刺 刀 对准 敌人 的 胸 口 ，
从前心 戳 到 后 心 。但 ，他
面前 ，是 他 的 战 友呵 ，是 他
尊敬 的九班副 吴 东 海 呀 ，我
怎么 下 得 了 手 ？

“ 快 呀 ！等什么？”是
东海 燥 了 。

拔！他 抓 住那 钢 钎 吃 力
地往 出 拨 ！那 钢 钎 象 生了 根
一般 ，动 也不 动 ，倒 是 把 他
闪到 了吴 东 海背 上 。

头顶 上人影一闪 ，吴 东
海看 见那 是班长 冲 了 过 去 。

他是 担 负 开辟 道 路 的 ，这 会儿 ，
竟停 在 这 了 。他 急 切 地说 ：

“ 拔 呀 ，能 扎进 去就 能 拔 出
来！快 拔！”

是呀 ，能 扎 进 去 就 能 拔 出
来。可 这 东 西有 倒 钩 ，如 果 很好
拔，敌 人 打 倒 钩 干什么？邓 成 发
心里 明 白 ，他 又不 忍 心让 吴 东海
也明 白 这 个 道理 。吴 东 海 说 着 ，
便弯 下 腰来 ，往 前 躬 着 身 体 ，就
象让战 友 为 他搓 背 那 样 ，并且抠
住了 壕 壁 上 的 一块 石 头 。

吴东 海 这一 躬 身 子 ，那 两 根

钢钎象插 在 西瓜 上 的 两 把 匕 首一
样凸 了 出来 。多 结 实 的 大 腿呵 ，参
军一 年 多 来 ，吴 东 海 在 这 个 七九
年对 越 自 卫 还 击 作 战 中 全 连 荣立
集体 三 等 功 的 英 雄 部 队 里 ，就 凭
这条 大 腿 ，训 练 中 处处走 在前 边 ，
成了 熟 练 掌 握 手 中 武 器 和 各 项单
兵技 术 的 技 术 尖 子 ，不 到 一 年就
被提 升 为 副 班 张 ；就 凭 这 条 大腿 ，
在为 兄 弟 连 队 攻 打662.6 主 峰 扫
除障 碍 中 ，他 一 马 当 先 ，一直 冲
在前 边 为 部 队 开 辟 通 路 。这 时
候，大 腿 上 扎 进 了 这 两 根 钢 钎 ，
使他 无 法 再 跑 了 。

“ 快 呀 ，楞什么 ？”
“ 拔 ，我 拔！”

邓成 发 只 说 不 动 手 。他 是 在
想，这 东 西 该 由 医 生去 拔 ，他们
有办 法 ，有 麻 药 。那 样 ，九班 副
会不 会 少 点 痛 苦 ？吴 东 海 又一次
回过 头来 ，邓 成 发 心 里 想什 么 ，
他一眼 就 看 出 来 了 。能 等 吗 ？等
卧在 这 里 ，等 着 担 架 抬下 去吗 ？他
想起 他 写 给 父 母 信 上 的 一句 话 ：

如果 我 在 战 斗 中 牺 牲 了 ，你
们不 要 为 我难 过 ，应 该 感 到 光 荣
和自 豪……

早就抱 定 牺 牲 的 决 心 ，死 都
不怕 ，能 怕 这 两 根 钢 钎 吗 ？他 对
邓成 发 笑 了 。虽 然 那 笑 容 是 强 装
的，是用 痛 苦 的 肌 肉 挤 出 来 的 ，
但这 笑 容 表 示 了 他 坦 然 的 心 情 。
他笑 着 说 ：

“ 别担 心 ，咱 们 俩 一齐 用
劲，我受 得 了 ，快 拔 吧！”

拔！邓 成 发 从 吴 东 海 的 笑 容

里，触 到 一种力 度，一种气质 ，
一种超 过 钢 铁一样 的 意 志 。

邓成发 咬着牙 ，狠着 心 ，
用脚 蹬 住 他 的 臀 部 ，闭 住 了 双
眼。

“ 一、二 、三！”
两个 小 伙 子 ，两 种 不 同 方

向的 力 ，那 钢 钎 拔 出来 了 。钢
筋做 成 的 倒 刺 钩 ，从 吴 东 海 的
大腿 里 拉 出来 两 块鸡 蛋 般 大 的
血淋 淋 的 肉 ！两 股 殷 红 的 鲜
血，象 从 闸 门 里 涌 出 来 的 激 流
一样 ，随 即 喷 了 出来 。

吴东 海 顿 时 头 晕 目 眩 ，差
点栽 例 ，他 伏 在壕 壁 上，让 坚硬
的石 头支撑 起 他 沉 重 的 身 体 。

这是 何 等 悲 壮 的 场面 ，邓
成发 的 心 象 刀 绞 样 的 疼 痛 。他
一把 扶住 吴 东 海 ，感 到 他 身 上
的每 一块 肌肉 都 在 颤 抖 。他 想
问一 句 痛 不痛 ？话 没 出 口 ，就
感到 了 自 己 的 愚 蠢 ，能 不 痛 吗 ？

他斜 扳 着 吴东 海 的 肩 膀 ，
想让 吴东 海 躺 下来 休 息一下 。
吴东 海 猛一 回 头 ，是 一 双 血 红
血红 的 眼 睛 。他 感 激 地 望 了 一
眼邓 成 发 ，吃 力 地说：“谢 谢

你！快 扶我 上 去！”
他突 然 变 成 了 另 一 个

人，提 起冲 锋 枪 就 往壕 沿
上爬 。邓 成 发 用 肩 膀 去顶
他的 大 腿 ，血 流 了 他一脖
子。壕太 深 了 ，吴东 海 摔
了下 来 ，爬 起来 再 上 ，又
摔下来 了 。这 时 ，三排 长 史
晓阳 正好 冲 到 壕 边 ，看 见
了吴东 海 ，把枪 托 伸 进 壕
内，吴 东 海 用 足 了 劲 ，拉
着枪 托爬 了 上来 。

火箭 筒 手 石祝 海 看 见
吴东 海 穿 了 一 条 血 裤 子 ，
鲜血 浸 红 的 裤腿上 ，血 还
在往 他 的绑腿和解放 鞋 上
流，便 含 着 眼 泪 说：“副

班长 ，我 给你 包 扎一下！”
吴东 海 感 激 地 回 答 说 ：

“现 在 不 是 包 的 时 候 ！打 敌 人
要紧！”

吴东 海 转 眼见 史 排 长 正 朝

前冲 击 ，便大 步 跟 了上去。他
每跑一 步 ，脚 下 便 留 下一 片 褐
色的 血 痕。他 前 边 的 史 排 长 ，
在击 毙 两 名 越 军 之 后 ，被 暗 藏
在壕 沟 的 越 军 击 中 了 。史 排长
的壮 烈 牺 牲 ，激 起 了 他 复仇
的怒 火 ，他 象—只受 伤 的狮
子，高 喊 着 ，直 向 敌 阵 扑 去。

战果 是 辉 煌 的 ，他甩 出 去
了一 颗 手 榴 弹 ，又 用 冲 锋 枪横
扫残 敌 ，在 击 毙 五 名 越 军 之
后，他 头 部 和 胸 部 中 弹 ，倒 进
堑壕 里 壮 烈牺 牲 了 。

在北 方，在 几千 公 里 以 外
的河北省定 县 ，这 时 候 ，麦 苗
正在 返 青 ，满 眼 都是一片 葱郁
的绿 色 ；在 吴东 海 出 生 的 村庄

里，槐花开 了 ，一 串 一 串 的 ，
散发 着 浓郁 的 芬 芳……

感谢 你 ，古老 的大 地 ，你
为中 华 民 族 养 育 了 这 样好 的儿
女。让一 切 敌人发 抖 吧 ！过 去
我们 有 黄 继 光 ，今 天 ，我 们 又
有了 吴 东 海 这 样 年 轻 的 一 代
——他 们 都 是 用 钢 铁 铸 成 的 ，
大写 的 人 呵 ！
1 984、10、20于 云 南 老 山 前 线

（ 题 图　插 图　张 弛 ）

“文”+“贝”=“败 ”
赵景 文

我省 兴 平 县 破 获 一 起 特 大 诈
骗案 ，诈 骗 合 同 款 一 千 多 万 元 。
令人 吃 惊 的 是 ：十 八 个 单 位 、三
十二 名 国 家 干 部 为 犯 罪 进 行 诈 骗
活动 提 供 了 便 利 条 件 。陕 西 工 人
报、兴 平 县 广 播 站 等 新 闻 单 位 的
个别 记 者 见 利 忘 义 ，出 卖 原 则 ，
造成 了 新 闻 界 的 一 大 丑 闻 。

陕西 广 播 电 视 报 所 载 《夜 访
作家 王 愿 坚 》的 访 问 记 中 ，记 述
了著 名 作 家 王 愿 坚 一 席 风 趣 谈 话

： “文 学 ，也 是 有 商 业 性 的 ，但
绝不 可 商 品 化 。我 们 中 国 失 败 的

‘ 败’字 ，
是‘贝 ’

字旁 一 个
‘ 文 ’

字，如 果

文人 以 及 文 学 作 品 过 份 靠 近 了
‘ 贝 ’字 ，那 这 个 人 和 他 的 作

品就 一 定 要 失 败！”这 段 话 ，通
过对 “败 ”字 的 解 释 ，对 目 前 社
会上 某 些 文 人 中 出 现 的 拜 金 主 义
揭露 得 淋 漓 尽 致 ，一 语 中 的 ，入
木三 分 。

身为 党 的 新 闻 工 作 者 ，无 视
党的 纪 律 和 职 业 道 德 ，见 利 忘
义，把 自 己 同 “贝 ”字 紧 紧 地 捆
在一 起 ，充 当 了 大 诈 骗 犯 的 保 护
伞、护 身 符 、传 声 筒 、代 言 人 ，
终于 落 得 个 身 败 名 裂 的 可 耻 下
场。

还记 得 前 些 年 震 惊 中 国 的 一
大案 吗 ？大 经 济 犯 “汽 车 大 王 ”
陈希 海 有 副 绝 妙 的 对 联：“世路
难行 钱 作 马 ，愁 城 欲 破 酒 为 军 。
” 陈 希 海 、刘 智 生 之 流 深 谙 处 世
秘诀 ，抓 住 我 们 队 伍 中 的 意 志 薄
弱者 ，投 其 所 好 ，满 足 其 需 要 ，

“ 秋 天 送 蟹 夏 送 瓜 ，春 送 莲 藕 冬
送鱼 ”，“姜 太 公 钓 鱼 ，愿 者 上
钩”。重 赏 之 下 ，必 有 勇 夫 ，为
金钱 折 腰 者 大 有 人 在 。结 果 ，诈
骗者 头 带 桂 冠 ，手 拿 护 身 符 ，堂
而皇 之 ，招 摇 过 市 ，“拉 大 旗 作

虎皮 ，包
着自 己 吓
唬别 人”，

经济 上 有
靠山 ，政

治上 有 吹 鼓 手 和 保 镖 ，名 利 双
收。“蛀 虫 ”一 被 文 人 宣 扬 为 益
鸟，则 更 具 有 欺 骗 性 ，社 会 主 义
经济 的 墙 脚 能 经 得 起 这 伙 人 的 糟
塌吗 ！

印度 诗 人 泰 戈 尔 说：“有 的
鸟原 该 飞 得 更 高 、更 远 ，却 由 于
翅膀 上 系 上 了 黄 金 ，再 也 飞 不 起
来了 ”。身 为 陕 西 青 年 记 者 协 会
副主 席 的 赵 冀 广 等 人 ，以 “文 ”
换“贝 ”，收 受 贿 赂，‘文’和

‘ 贝 ’成 了 对 ，结 了 缘 ，怎 能 不
身败 名 裂 呢 ！

警惕 啊 ，文 人 ！

醉翁 之 意不 在 酒
——《野 山 》拍 摄 散 记

王月 华

斯琴 高 娃在 演 虎 妞 时 凭
借酒 的 力 量 把 虎 妞 演 得 逼真
生动 、真 切 自 然 ，然 而高娃
并不 怕 酒 。

《 野 山 》中 担 任 男 主 角
的杜原对 酒 精 过 敏 ，因 而对
酒望 之 生畏 。按剧 情 需要 ，
杜原 在 有场 戏 里 要 把男 主人
公受 到 别 人讥讽打 击 后 ，涌

上这 个所 谓 万元户 心 头：
的在 发 家 道路上 的 辛 酸
苦辣 ，用 酒 后 这 一 规定
的情 景 发 泄 出 来 。按导
演的 话 说是 “血 泪 的 控
诉”。

杜原 是 中 央戏剧 学
院的 毕 业 生 ，表 演醉 酒
是不成 问 题 的 。而 刚开
始拍 摄 ，影 师 就 喊 停
了：“导 演 ，你 这 是彩
色电影 ，喝 醉 酒应该 是
大红 脸 。这 部 片 子 又 不
化妆，杜原 不 喝 酒 ，不

象啊！”一 句 话 提 醒 了 大 家 。小杜
还是 喝点 吧 ！好 吧 ：不 喝 则 罢 ，喝

就喝 个醉 ！使感 觉 更 加 准 确 。这 下 可
苦了 杜 原 ，东 倒 西 歪 ，嘴 里 念 念 有
词，大有 飘 飘欲 仙 的 样 子 。一 下 子 把
这个万元户 的 悲 切 心 情 表 演 得 非 常逼
真，围 观 的 群 众无不被 他 的 真 实 表 演
所感 动 。

然而谁 也 没 有 料 到 ，当 导 演 喊 停
时，杜原 竟直 挺挺地摔 了 下 去。们
反应 过 来 ，他 已 不 省人事 了 。送 到 医
院，经 检 查 是脑震 荡。杜原所创 造 的

“ 禾 禾”，不 特 意 表 现角 色 的 形 体 ，
只是 在 自 然 而质 朴 的 表演 中 袒露 了 人
物淳厚 真诚 的 情 怀 。更使人感 动 的 是
他对 艺 术事业 的 执着追求。“禾 禾 ”
这一 角 色就要 和广 大 观众见 面 了 ，相
信他 会博 得 观众 的 赞誉 之 声 。

朝
阳

计
设

　
夏
冰

老
牛
的
志
趣

张
福
恩

　
老
牛
耕
完
地，

卧
在
大
树
下
休
息，
一
只
老

一
鹰
从
晴
空
盘
旋
而
下，

对
老
牛
说
：

　“
牛
老
兄，

你
太
辛
苦
了，

愿
你
变
作
一
只

老
腾，

解
脱
一
切
束
缚，

跟
我
远
走
高
飞
吧
！
”

　“
你
还
是
变
成
一
只
狐
狸
吧，

我
们
从
来
不

一
干
活，

可
是
顿
顿
都
有
美
味
佳
肴
吃。
”

草
丛
中

的
一
只
狐
狸
劝
道。

“
最
好
是
变
一

只
公
鸡
，
你
可
以
得
到
一
顶
显

眼
漂
亮
的
桂
冠。”

栖
在
树
杈
上
的
公
鸡
也
劝
道。

“
谢
谢
各
位
的
好
意，
”

老
牛
说，
“
可
我

就
是
一

头

牛，

也
变

不
成
其
他

什
么，

何

况
我
的
志

趣
就
是
耕

耘
大
地
，

渴
望
着
将

来
果
实
累

累。
”


